
兰花是女子，江南女子。

梅、兰、竹、菊自古被称为“四

君子”，而在水墨画中叫“四大名

旦”。梅虽然清雅美秀，但凌寒留

香、铁骨冰心，更像北方女子。它

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菊

淡，花朵却过于丰硕、张扬，不似

兰花，轻愁浮云一般淡薄，淡如知

己。

清代著名书画家、诗人郑板

桥，平生只爱画竹、画兰，我最喜

欢的也是竹和兰，在起居间古色

古香的红木沙发椅后面，养几枝

修竹；在书房西式的窗台前，摆一

盆故乡的四季兰花，这便是我的

乡愁，与所有的海外移民一样，一

味任性地把自己喜爱的故土文化

带在身边，仿佛这样就可以把根

留在老地方。

江 南 ，鱼 米 之 乡 ，

绮 罗 丝 竹，十 里 荷 花，

如 诗 如 画 …… 而 江 南

女 子 就 是 典 雅 的 画 中

人。含蓄、细腻、温婉、

羞 怯、迷 蒙，还 有 一 丝

似有若无的忧伤，这就

是 江 南 女 子 的 韵 致 。

如梦的江南女子哦，令

多 少 男 子 意 乱 情 迷 。

花 与 女 子 给 人 的 感 觉

很相似，凡花色妖艳者

多无清香；瓣之千层者

多 不 纯 实 。 要 得 全 才

难矣，故能取其一已经

心 满 意 足 。 清 代 作 家

张潮在《幽梦影》里说，

梅 令 人 高、竹 令 人 韵、

菊令人野、兰令人幽。

兰花，古时候称之

为 兰 蕙 。 北 宋 黄 庭 坚

在《幽 芳 亭》中 对 兰 花

有 这 样 的 描 述：“ 一 干

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

干 五 七 华 而 香 不 足 者

蕙。”早在春秋时代，中

国 文 化 先 师 孔 夫 子 就

曾说过：“芝兰生幽谷，

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

不为穷困而改节。”他还将兰称之

为“王者之香”，流传至今，足以证

明兰花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

地位。

兰花又名兰草，属多年宿根

草本植物，喜欢生长在背阴通风、

空气清新、环 境 幽 静 的 地 方，其

花香清幽飘逸，沁人肺腑，被誉

为“天下第一香”，极受历代文人

墨客喜爱、称颂。诗人余同麓有

诗为证：“手培兰蕊两三载，日暖

风和次第开，坐久不知香在室，

推 窗 时 有 蝶 飞 来 。”在 庭 园 、室

内 、书 桌 旁 养 兰 ，格 外 清 雅 别

致。生长在深山幽谷中的兰花，

还有一个令人遐思的名字“空谷

佳人”。

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总看

到天井旁那几盆枝叶葱绿、偶有

清香的兰花。那时，童年的我感

兴趣的不是兰花，甚至不识它是

何物，只因为兰花被养在一棵巨

大的无花果树下面，每次踩着花

盆，攀枝摘取美味果实时，难免要

蹬坏几叶优雅的兰草，也每次少

不了外公打手心。于是我含着

泪，望着备受宠爱而多事的兰花，

微微的恨意就深深地种在早年的

记忆里了。

再大一点，我对无花果渐渐

失去兴趣，转而开始喜欢幽洁的

兰花。十来岁的我，时常端着书，

坐在兰花边发呆，赏不尽其飘逸

多姿的叶片；神韵兼备的花朵；清

雅卓绝的

芳 香 ……

离开故乡许多年以后，有一次梦

回 故 里 ，依 然 见 到 满 庭 兰 花 香

……甚至那个天井，那些从井台

到青石台阶、再到花盆里湿润的、

浅浅的苔痕。美国小说家沃尔夫

说：“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记忆中

的故乡、童年和少年时光，都在离

乡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迷人。去

国多年后返乡，我依然会固执地在

高层建筑、树影车声、行人商店、寥

寥的残阳晚风中，去寻找昔日的三

坊七巷，去寻找记忆中的兰花和女

子。

母亲与外公一样喜欢养兰，

为了满足我的心愿，她来美国探

亲时，巧妙地避开海关，在皮箱里

偷偷藏了一丛四季兰给我。这盆

四季兰花从此在书房里与我常年

相 伴，或 许 是 因 为 在

异 乡 水 土 不 服，这 盆

四季兰一年只花开两

到 三 季，但 对 我 来 说

没 有 什 么 分 别，有 花

时赏花，无花时观叶，

都是天香国色。

赏兰多是指欣赏

整 株 兰 花 的 姿 态 美，

包 括 了 花 姿、叶 姿 和

体 姿 各 个 部 分 的 韵。

韵 ，指 兰 花 的 神 韵 。

德 国 有 位 哲 人 说 过：

“ 如 果 你 想 得 到 艺 术

享 受，那 你 必 须 是 一

个 有 艺 术 修 养 的 人”

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

积 累 和 审 美 水 平，是

很难在欣赏中获得韵

味的。明代张羽就曾

有“泣露光偏乱，含风

影自斜，俗人那解此，

看叶胜看花”的诗句。

自古兰花被推崇

为“ 花中君子”，对中

国的人文与艺术都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过

去，凡 属 美 好 的 事 物

常 以 兰 花 加 以 比 喻。

歌颂真挚的友情谓之“兰谊”，赞

美优秀作品称为“兰章”，对杰出

的人物去世比作“兰摧玉折”，把

兰品与人品连在一起，并当之为

“养心之花”。

如今，喜欢兰花的人越来越

多，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

数人仍保 持 有 中 国 人 赏 兰 的 特

点 外 ，大 多 数 人 与 欧 美 人 士 一

样，他们喜爱五彩纷呈、鲜艳夺

目洋化的兰花，不少西方园艺家

还千方百计选育新的品种，竭力

培养洋兰和各种奇花异草，追求

丰富与多彩。中国人赏兰大多

崇尚自然，把中国兰的本来面貌、

姿态和长势原原本本地保持着，

从静感方面欣赏兰花的天然之

美，所谓“虽无艳色如娇女，自有

幽香似德人”。

寂静的午后，和兰花一起坐

在那里，阳光落在四周，我忽然明

白，兰花若真是女子，是可以成道

的，浏览千年之后，从桑梓到异域，

一样拈花微笑。

暮春的午后

把梦想放生山水

在夏天的风里

以莲的名字

开满湖面

世间

原本没有不变的春红

那么

让我把你交回山水

把我安放在岁月

让明天的阳光

成为一声祝福

然后

在新荷出水时

沉香

干 杯
曾经

拼却沉醉

为爱情亲情友情

干杯

而今

微微浅醉

为生命平凡梦想

干杯

只想

做一只暮蝉

在翠夏的窗前

唱胸中的歌

写情中的诗

想心中的梦

为老去的忧伤和

卧在心底的岁月

干杯

放 生
（外一首）

郁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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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油画） 王胜利 作

心香一瓣

也许是看不太惯周围青涩年

龄段男人的茫然乱语、表情复杂，

性情温和绵软、木讷胆怯，于是你

选择了他——警察。

也 许 是 街 坊 邻 居 的 青 梅 竹

马，从来视而不见。当有一天院

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英俊青年，

国家机器铁拳般的装备一下就把

他拾掇得威武阳刚，于是你选择

了他——警察。

也 许 是 出 门 在 外 遇 见 了 困

难、或者危险、被偷窃……是 110

的电话，是巡逻队，你前所未有地

得到了安全，你接受了这样办事

严肃、对您却可以脸上露出亲戚

朋友般微笑陌生可靠的人。于是

你选择了他——警察。

也许是街头上的英姿勃发、

标准规范的体语手势，把违规驾

车的您请到了路边。一个敬礼，

一句话语，一番条理的规劝，从此

心里有了一个对象的标准。目光

流露着他欣赏你的秘密，执照留

下你的联络方式，你是如此娇艳

待放的鲜花，引人注目。于是你

选择了他——警察。

还有电影、电视剧、小说、戏

剧、歌曲的熏陶，你对英雄的崇拜

憧憬。刑侦破案，化装卧底，狙击

手的出手不凡，身手敏捷，以及同

学、战友、知青、同事、婚介所、阿

姨叔叔的情谊了解牵线关系，总

之，结婚时，于是你选择了他——

警察。

从此，这些姐妹就拥有了一

个 默 契 的 称 谓—— 弟 妹，嫂 子。

从此你不再是嫁给一个人，而是

嫁给了一个集体，一个坚强的团

队，成为国家的后盾。你无论多

么娇气，多么爱美，多么渴望能多

和 他 在 一 起 …… 但 是 你 必 须 坚

强 。 坚 强 地 像 一 个 父 母 的 混 合

体，开始在工作家庭四面八方独

立地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天地。为

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安宁，给他创

造一个松弛温馨的歇息港湾；一

个情感怒放的欢乐天地；一个继

续努力出击的加油站。

弟 妹 好 ！ 嫂 子 好 ！ 年 终 聚

会，你会被大家称呼。收到的慰

问 信，会 书 面 语 地 称 呼 您 为：警

属，或者警嫂。有多少客气，就有

多少歉意，你一年的思念，只想趁

年 轻 多 和 他 呆 在 一 起 的 念 头 冲

消，而你的家庭选择他只能是国

家与群众需要的闲余休整期。他

回到家里最多的时候，就是给你

摆下一个香甜平稳的睡姿。好像

他在你面前就不精神。他就是给

你一千个歉意的眼神，一万个道

歉的话语，还是挡不住到家就累

了松了不会笑了享受着瞌睡虫的

来袭。

多 少 个 半 夜 出 警 你 担 心 受

怕的夜晚失眠，多少次重任在前

整 理 行 装 在 口 袋 装 好 最 端 正 的

标准照片和遗书，你看了又看遗

书里的每一句别言，郑重添上一

笔：“如果是这样，让我接过你的

枪！”他 坚 决 地 划 掉 这 句 话 抱 起

你亲吻着对你说：“如果是那样，

你 就 好 好 找 位 兄 弟，带 好 咱 娃，

活 着。”还 有 什 么 比 此 刻 更 让 你

懂 得，在 一 起 是 幸 福，在 一 起 要

珍惜。

没有他在家的日子里，家人

朋友会鼓足更大力气帮助你。因

为你是一个人。没有他在家的日

子里，孩子们会更早地懂得当家，

独立自主，因为你是一个人。没

有他在家的日子里，组织会一遍

遍问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心

事？有什么问题？当有一天你骑

自行车带着孩子穿过东大街，有

警察向你敬礼，告之你的违规，你

会委屈，流下眼泪。当警察知道

您是弟妹，他向你敬礼致敬，帮助

您把孩子安全地送往目的地。他

说，弟 妹，谢 谢 你 ！ 我 们 是 一 家

人。当有一天你从鼓楼驾车出来

左转向钟楼开去，一辆摩托车巡

警上前来质询。你说平时都是娃

他爹驾车，执行新的禁左令我有

所不明。当巡警知道您是嫂子，

他向你敬礼致敬，告之所有新的

路线区划，然后说，辛苦你了！嫂

子。我们就是一家人。

无论多少辛苦与委屈，无论

你多想和他在一起，只要你是公

安战线的弟妹与嫂子，我们警察

和家属就是一家人。从此，你永

远不再孤独。无论任何时候，报

上一句：“ 我是你的弟妹！”或者

“我是你嫂子！”全天下的警察就

是 你 的 亲

兄弟。

对丈夫的评判最有发言权的

当然是妻子，就如对妻子的评判

最有发言权的是丈夫一样，所谓

平等，这也是其体现之一。

从你把新娘的长发盘起，从

一纸婚约盖上了大红印章，男人

的名字便叫丈夫了。

夫 —— 那 是“ 天 ”字 出 了 头

的。“天”字出头是为之夫，那就是

“夫”大于天啊！古人造字时，那

绝对是男权社会之结果，这结果

白 纸 黑 字 地 压 迫 了 我 们 广 大 妇

女上下几千年，好不容易熬到了

解放，新中国新妇女新天地新气

象妇女大翻身，这身翻得越来越

大，直大到有些矫枉过正大到有

些阴盛阳衰了，竟还有些止不住

地一路翻下去，翻到妇女不但是

一家之主，还可能有一国之君的

希望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们也许

都不奇不怪了。所以，我不用斗

胆 便 可 以 信 手 写 出 几 条 丈 夫 们

想 做 或 正 在 做 已 经 做 得 很 好 的

鉴言箴语似乎就不足为怪了。

为人夫者首先要预习或演习

的功课便是所谓“夫义”（就如妻

子 要 遵 守 的 妇 德 一 样 ，是 基 本

功），即——恩义、道义、情义。

恩义是上对老而言；道义是

下对小而言；情义是对妻子而言。

至恩莫如孝老；至道莫如教

子；至情莫如对妻子恩爱绵长永

远像恋人们一样如胶似漆。

夫义分解起来对老也好，对

小也好，最后都要归结为对妻子

的爱。没有爱，一切都是空中楼

阁。一个不爱妻子的丈夫会对岳

父母好吗？一个不爱妻子的丈夫

会对后代负责任吗？如今的丈夫

们大多都懂得对岳父母好与不好

涉 及 到“ 领 导 很 生 气，后 果 很 严

重”的敏感问题，丈夫自然对泰山

老大人不能怠慢。求爱时聪明的

丈夫不是先讨好妻子，而是先搞

定岳父母。这当然说的是有心计

的丈夫。而发自内心的爱常常使

那些自觉的丈夫们自然地担当起

了孝敬双方老人的义务；而对孩

子负责任的丈夫，妻子们当然是

全身心地投入报之以深厚的爱。

夫妻之道便是你荫庇我，我荫庇

你，在爱的树荫下，全家老少其乐

融融，那是怎样一种至亲至爱的

情景啊！

实际些的妻子们要求丈夫事

业要有成，事业有成的丈夫才是

全家稻粱谋的主要支柱，柴米油

盐酱醋茶房子车子孩子哪一样都

离不开丈夫的钱袋子；

浪漫些的妻子们要求丈夫是

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能咬钢，能

嗍铁。能遮东风，能挡西雨。冻

死迎风站，饿死不倒槽。情人节

及时献上玫瑰花，生日宴不会把

蜡烛的数目订错；

喜欢平淡的妻子信奉“爱是

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

用一生讲完”的平凡丈夫；

喜欢显摆的妻子愿意挎在丈

夫 的 胳 臂 上 炫 耀 夫 贵 妻 荣 的 满

足；

好丈夫是一棵树，是妻子永

远靠得住的坚强躯干；

好丈夫是风中的一堵墙，雨

中的一把伞；

好丈夫是船行千里鼓满长风

的帆，是船泊港湾停靠的岸；

更好的丈夫也许会有诗人的

浪漫，伟人的情怀；

绝对好的丈夫像一条忠诚的

顾家之犬；

极品好的丈夫一辈子专一像

一头猎豹一样永远护着全家老小

风雨平安。

这样看来丈夫们也许会发出

“做丈夫难，做好丈夫更难，做老

老少少全家方方面面都满意的丈

夫难上加难”的感慨了。其实，做

到这些并不难，还有更难的那就

是众所周知的《河东狮吼》里的经

典台词——

张柏芝对古天乐：“从现在

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

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

情，你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

话都要是真心。不许骗我、骂我，

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时，你要在

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时，你

要陪我开心；我不开心时，你要哄

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

亮的；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你心

里 只 有 我 ……” 哈 哈 ，经 典 吧 ？

雷人吧？

片子到了最后还有更雷人的

呢！古天乐对张柏芝真的作了回

应：“从现在开始，我只疼你一个，

宠你，不会骗你；答应你的每一件

事情，我都会做到；对你讲的每一

句话，都是真话；不气你，不骂你，

相信你；有人欺负你，我会第一时

间出来帮你；你开心的时候，我会

陪着你开心；你不开心，我也会哄

得 你 开 心；永 远，都 觉 得 你 最 漂

亮；做梦，都会梦见你；在我的心

里，只有你；就这样，老婆，对不

起！不管你记不记得我，你永远，

都是我老婆……”超雷吧？还是

巨雷？咱就用当前时髦的网络语

言问一声丈夫们了。

懒惰之举，借来银幕上人人

会背的台词是为之鉴，便暗自窃

笑了：擎好吧，帖子发出去，丈夫

们还不闹翻天啊？嘿嘿。

似 乎 ，不 能 再 继 续 写 下 去

了，再 无 休 止 地 絮 叨 下 去，惹 了

丈夫们的众怒，也许我这后半辈

子会更死心塌地当超级女钻石王

老 五 了 ，

打住。

夏风习习的夜晚，坐在庄园

别墅的天台上，仰望寂静的星空，

闪烁的群星向我忽闪着明亮的眼

睛，而那眼神中又存些许疑惑，仿

佛对我有话要说。

一条熟悉而久违的小河，在浓

浓的夜幕下，在遥远的地方向我淌

来，潺潺的水流，发出汩汩的声响，

宽阔的河面上，飘浮着一只小船。

船舱里高高地堆放着青草。

一个男人裸着上身，胸前和臂膀

上黝黑的肌肉块凸现出来，驾轻

就熟地把着舵。船头，又一个高

大的小伙子稳稳地站立在那里，

手里握着撑篙，警惕地注视着前

方。三四个“青年组”社员，赤膊

上阵，手里紧紧拉住一根粗绳压

在自己的肩背上。虽然是黑夜，

但 肩 膀 上 绳 子 的 勒 痕 仍依稀可

见。他们是到城郊割草的，天没亮

就出发，割了整整一天青草，准备

回去做肥料。正当满载而归时，夜

幕就已经降临了。

因那时木材、钢铁紧张，这条

船是用水泥钢筋制成的。每个生

产队都有一两条这种船，

水路运输少不了它啊！水泥

船，对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是不可

想象的。它虽然笨重，但十分结

实耐用，只是太结实牢固了些，如

有木船狭路相逢，便赶紧躲让一

边，惟恐给它撞得稀巴烂。它长八

九米，宽三米余，有五个船舱，中舱

最大，前舱后舱略小，这是货舱。

船头船尾向上翘起，各有一个“安

全舱 ”，是供弄船头人休息的地

方。虽然简陋，但设计十分精巧，

即使货舱 载 着 重 物 溢 在 河 水 之

中，船也不会下沉，因为休息舱有

足够的空间装满空气，使笨重的船

体能在恶劣条件下安全航行。

休息舱是供男人们轮流休息

的，女人不用拉纤，于是没有轮流休

息的问题。这时，我正在河边的小路

上拉纤。就是我难忘的“纤路”啊，它

崎岖不平，杂草丛生且蛇虫横行。大

哥大叔们念我刚从学校毕业，吃不了

这个苦，屡次劝我回船上去。

我跳上船，从“安全洞”钻进

了舱里。里面太小啦，只能猫着

腰，弯曲着腿，像毛毛虫那样蜷缩

着身子，但这比赤脚在杂草丛生

的纤路上拉绳子好多啦，毕竟能

半闭着眼睛，歇会儿——

梦境般的视野里，一艘小木船

缓缓驶来，河湾村的十几条小河里

都有它的身影，它是罱河泥、捉鱼

和运水草的主要工具，可如今，有

几条小河已经开始干涸，小木船也

随之失去了用武之地。你看，这只

小木船已搁置在农舍的野外，成了

被人遗忘的角色。

而 水 泥 船 常 年 活 动 的 藻 江

河 ，当 年 的 旖 旎 风 光 又 何 处 寻

觅？藻江河自长江入口，向南延

绵百余里，“九九曲八十一弯”，流

经圩塘、百丈、魏村、孝都、安家、

郭塘桥、马鞍桥、老虎桥、小新桥、

大新桥等难以计数的村庄、小镇和

码头，穿过京杭运河、古城常州，流

入太湖。藻江河原是灌溉和交通

的主要河道，后来开挖了新藻江

河，如今“老河”开始部分变黑，发臭，

断流。水泥船也陆续退役，或被解

体，做成了铺路的碎石，或沉睡在

河边，眼睁睁地看着同类们擦肩

而过，每天忍受望船兴叹的日子。

江河流失，船儿犹存，却没了用

武之地。那些曾在江河湖泊中辉煌

一时的船儿，应该走进“中国农业历

史博物馆”，它们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影子，江河的影子，不时在我恬淡而

苦 涩 的 梦

中浮现。

老婆去上海出差，我给她发

去一条短信息：“上海今天最低温

度 18 度，最高温度 25 度，小雨转

阴，风力：4 至 5 级。出门记得带

雨伞。”老婆回复：“知道啦。”

过了不久，我又给老婆发一

条信息：“上海傍晚要降温 8 度，记

得添衣。”希望这份体贴能得到老

婆的赞赏。

“谢谢你！请问你是？”来了

一条陌生号码的信息。

我赶紧检查发件箱，结果输

错了一个号码，错发给了一个陌

生人。我马上回复解释：“ 对不

起，发错了。”

陌生人回复：“还是谢谢你。

我刚好在上海，还穿着吊带裙哩，

不知道晚上还要降温。这条信息

很好，你人很细心啊！”

想不到我对老婆的体贴，在

一个陌生女孩那里得到了回应，

我心中不禁一热。第二天，我照

常给老婆发天气预报的信息，同

时也把信息转发给那个女孩。

老婆回复：收到。

女孩回复：谢谢，你人真好！

收到老婆的信息，我心里一

阵失落；收到女孩的信息，我不由

沾沾自喜。我继续殷勤地发信息：

“午后有阵雨，小心感冒。”

“早晚温差大，请适时增减衣物。”

“晚上有雷阵雨，打雷的时候

别用手机。”

……

老婆干脆不回复。女孩却很

感动，回信息给我：“你老婆出差

到哪里，你就把哪个城市的天气

预报发给她吗？你这么体贴老

婆，她一定很幸福。”

我向女孩诉苦：“我天天给她

发天气预报。不过，她可能都烦

了，很少回复。”

几 天 后，老 婆 出 差 回 来 了。

我发信息告诉女孩，说以后不再

顺便给她转发天气预报了。女孩

回信息：谢谢你，这几天给我发天

气预报，而且那么准时。虽然我

们素昧平生，但你的细心真让人

温暖。我永远记得你的关心。

老婆见我埋头发信息，问是

给谁的。我告诉老婆事情的缘

由，并给她看女孩回复的几条充

满感激的信息，意思就是要让老

婆明白：连陌生人都知道感激我

的天气预报哩！

老 婆“ 扑 哧”一 下 子 笑 出 声

来，抓过我的手机，运指如飞地给

女孩回了一条信息：“姑娘，你上当

了，我老公没有特意为经常出差的

我收集各个城市的天气预报，他在

气象局工

作！”

为 夫

者 鉴
冰 珂

天 气 预 报
江慧妍

怀念一个影子
高建新

轻松一刻

是弟妹，也是嫂子
夏坚德

朝花夕拾

直抒胸臆


